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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局部变应性鼻炎（ＬＡＲ）是近年来新提出的一种变应性鼻炎（ＡＲ）表型，为非特应性患者中出现的鼻
腔局部Ｉ型变态反应。患者有鼻痒、喷嚏、流涕、鼻堵等症状及鼻腔局部特异性 ＩｇＥ（ｓＩｇＥ）和（或）鼻腔变应原激发
试验（ＮＰＴ）阳性，可向ＡＲ转化并合并哮喘、结膜炎。虽皮肤点刺实验（ＳＰＴ）及血清ｓＩｇＥ无阳性结果，但该类患者
对变应原免疫治疗有效。目前对于ＬＡＲ这一概念的认识还较初步，本文对ＬＡＲ的概况、诊断、病理、免疫机制、治
疗及与其他特异性疾病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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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变应性鼻炎（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ＬＡＲ）是
非特应性患者中出现鼻腔局部Ｉ型变态反应并以鼻
痒、喷嚏、清水样涕、鼻塞为主要临床症状的一类疾

病。根据患者是否有特应性，可将慢性鼻炎分为变

应性鼻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及非变应性鼻炎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ＮＡＲ）。ＡＲ指的是机体暴露于
变应原后由ＩｇＥ介导的鼻黏膜非感染性慢性炎性疾
病［１］，而ＮＡＲ则包含了一组异质性疾病，如特发性
鼻炎、非变应性嗜酸粒细胞增多性鼻炎等。血清特

异性 Ｉ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ｓＩｇＥ）检测与变应原皮肤点
刺试验（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ＳＰＴ）为诊断ＡＲ的必要标

准。季节性或常年性鼻炎患者有典型的鼻堵、流涕、

喷嚏、鼻痒症状同时 ＳＰＴ和血清 ｓＩｇＥ检查呈阴性
时，应诊断为 ＮＡＲ，但部分患者进一步做鼻激发实
验（ｎａｓａｌ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ＮＰＴ）可发现阳性结果。因
此有观点认为根据有无系统特应性的分类方法并不

能准确反映患者实际状态，上述 ＮＰＴ与 ＳＰＴ、血清
ｓＩｇＥ不符的鼻炎患者不应使用 ＡＲ／ＮＡＲ的二分法
进行归类。中国 ＡＲ相关指南中也对 ＬＡＲ这一概
念进行了解读，ＬＡＲ可能是ＡＲ的一种新形式；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单独的疾病表型。其研究对

鼻炎的诊断、治疗及管理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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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ＬＡＲ的概念和流行病学研究

Ｒｏｎｄóｎ等［２］首先提出 ＬＡＲ的概念，他认为这
是非特应性患者出现的局部变态反应，虽无系统性

免疫应答，但可有与 ＡＲ相似的鼻痒、喷嚏、清水样
涕、鼻塞症状及鼻腔局部 ＩｇＥ升高。此类患者区别
于ＡＲ与 ＮＡＲ的患者，变应原 ＳＰＴ和血清变应原
ｓＩｇＥ检查结果阴性，鼻腔局部 ｓｌｇＥ和／或鼻变应原
ＮＰＴ阳性。这一概念的提出提示过去部分 ＮＡＲ的
诊断不准确，据统计既往 ＮＡＲ患者中约有４７％存
在鼻腔局部的变应性反应［２］。

从流行病学统计结果可见 ＬＡＲ与 ＡＲ有相似
的鼻部症状、结膜炎及下气道症状；症状中到重度者

较多；有随时间加重的趋势。而 ＬＡＲ与 ＮＡＲ的差
异在于其发病年龄更低；女性及非吸烟人群患病率

更高；通常有特应性家族史［３］。最早 ２０１２年
Ｒｏｎｄóｎ等［４］在一项４２８例成人鼻炎患者的研究中
显示，ＬＡＲ患病率为２５．７％，ＡＲ与 ＬＡＲ中最常见
的致敏原都是屋尘螨。之后多项研究报道了在波

兰、韩国、中国及泰国等地的鼻炎患者中，ＬＡＲ占慢
性鼻炎患者的１４．３％ ～２４．２％［５８］，ＬＡＲ常见变应
原与ＡＲ相同。一项聚类分析将慢性鼻炎患者分为
了６个内型，其中一个集群正符合ＬＡＲ的诊断［９］。

以上数据是在已知的鼻炎患者人群中获得，而

ＬＡＲ在不同人群中的患病率、ＬＡＲ与 ＡＲ的流行病
学差异仍需要进一步大样本量的流行病学调查。

２　ＬＡＲ的诊断

同ＡＲ相类似，ＬＡＲ的诊断主要包括病史、症状
及检查。在排除鼻部器质性疾病后，需要依靠接触

变应原后相关鼻部症状结合局部变应原检查来正确

诊断ＬＡＲ。
需要与 ＬＡＲ相鉴别的主要为其他原因引起的

ＮＡＲ，包括：血管运动性鼻炎、药物性鼻炎等，ＮＰＴ或
鼻部ｓＩｇＥ检测是两者的关键区别。

ＬＡＲ患者在自然暴露于空气变应原或鼻变应
原ＮＰＴ时，可出现鼻部症状、局部 ｓｌｇＥ产生和鼻黏
膜Ｔｈ２型反应为主的炎症，因此诊断标准是鼻 ＮＰＴ
和鼻部ｓＩｇＥ。鼻部ＩｇＥ检测是通过自然暴露或变应
原鼻腔刺激后检测鼻腔黏膜或鼻腔分泌物中的ｓＩｇＥ
水平的一种体外检测手段。１９７５年 Ｈｕｇｇｉｎｓ等［１０］

对ＳＰＴ阴性但屋尘螨 ＮＰＴ阳性的患者进行血清及

鼻腔局部ｓｌｇＥ检测，发现这类患者血清ｓＩｇＥ水平没
有明显增高，但鼻腔分泌物 ｓｌｇＥ水平却有显著增
高。之后便开始逐渐应用鼻腔灌洗液、鼻黏膜活检

来检测鼻腔局部 ｓＩｇＥ水平并辅助 ＬＡＲ的诊断。但
鼻腔 ｓＩｇＥ的检测并不能避免 ＩｇＥ检测的已知局限
性，Ｇｅｌａｒｄｉ等［１１］研究结果显示 ＡＲ患者、ＮＡＲ患者
与健康受试者的鼻腔ｓＩｇＥ分别为８６．７％、３３．３％和
５０％，无症状受试者的 ｓＩｇＥ升高表明 ｓＩｇＥ仅能表
明致敏状态但不一定临床过敏。因此诊断往往需要

ＮＰＴ和ｓＩｇＥ双重阳性结果。鼻ＮＰＴ是 ＬＡＲ诊断的
黄金标准，通过给予鼻腔局部变应原刺激后评估患

者主观症状及鼻声反射、前鼻测压、鼻吸气峰流速等

客观检查后得出。ＮＰＴ是一种体内检测手段，虽较
鼻ｓＩｇＥ检测更准确，但其操作及评价过程较为繁
复。采用混合变应原行 ＮＰＴ与单一变应原检查的
结果一致，使用混合变应原可提升诊断的方便快捷

程度，但若想明确变应原并进行免疫治疗，仍需进行

单一变应原检查。

对于 ＩｇＥ的检测，成分分辨诊断方法（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ＲＤ）可通过免疫分析 －生
物芯片技术对变应原某一成分进行检测，提升 ＬＡＲ
诊断的敏感性［１２］；一些局部 ｓＩｇＥ检测手段的改进
也提升了操作简便性，如应用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系统的鼻
内固体检测试剂［１３］。除了 ＩｇＥ检测与鼻变应原
ＮＰＴ，Ｇｏｍｅｚ等研究发现外周血嗜碱性粒细胞激活
实验（ＢＡＴ）也有助于 ＬＡＲ的诊断。外周嗜碱性粒
细胞是变态反应的关键效应细胞，ＢＡＴ能够诊断出
至少５０％的屋尘螨过敏 ＬＡＲ患者［１４］，较鼻腔 ｓＩｇＥ
检测更加灵敏，较ＮＰＴ耗时更少，但 ＢＡＴ中引起刺
激的变应原浓度范围仍待确定。另有研究结果提示

鼻嗜酸性粒细胞诊断ＬＡＲ的敏感性为８０％［１５］。鼻

细胞学检查因其敏感性好和操作简单，可能成为诊

断ＬＡＲ的良好筛选工具，但其特异性不高导致该方
法还无法单独用于ＬＡＲ诊断。

新的诊断方法需进一步验证敏感性及特异性以

应用于临床，并需更准确地反映血清及鼻腔局部变

态反应强度差异。

３　ＬＡＲ的病理及免疫机制

ＡＲ的病理机制是变应原激发的Ｉ型超敏反应，
包括速发相的ＩｇＥ介导的肥大细胞反应和迟发相嗜
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 Ｔｈ２相关细胞因子促
进的Ｔ细胞的募集。ＬＡＲ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推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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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鼻黏膜中的抗原呈递细胞接触变应原后，促进 Ｔ
淋巴细胞的活化，鼻腔黏膜 Ｂ淋巴细胞产生的 ｓＩｇＥ
与鼻腔局部黏膜中肥大细胞表面的 ＩｇＥ受体结合，
从而使机体处于致敏状态［１６］。ＬＡＲ在鼻腔局部的
发病过程符合Ⅰ型变态反应的特点，流式细胞分析
验证了ＬＡＲ和ＡＲ中的白细胞淋巴细胞表型相似，
暴露于变应原时，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性

粒细胞、ＣＤ３＋和 ＣＤ４＋Ｔ细胞增加。另有研究发现
鼻ＮＰＴ后ＬＡＲ患者鼻腔灌洗液中肥大细胞类胰蛋
白酶、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ＥＣＰ）等炎症标记
物均有显著增加，不同标记物的增长模式不同，分别

与速发应答及迟发应答相关联［１７］，表明 ＬＡＲ也存
在与ＡＲ相似的双相免疫应答。同次级淋巴组织相
同，鼻黏膜局部的 Ｂ细胞和浆细胞可以产生 ｓＩｇＥ，
抗原激发后免疫球蛋白会出现ＩｇＥ的抗体类别转换
重组及抗体亲和力成熟［１８］。因此在黏膜水平合成

的ＩｇＥ可能通过淋巴管进入血流，并最终结合循环
系统中的嗜碱性粒细胞或分布到周围组织使肥大细

胞致敏。Ｐｏｗｅ等［１９］研究结果显示非特应性患者鼻

黏膜局部也存在免疫球蛋白的游离轻链，该游离轻

链还能够激活肥大细胞，提示鼻黏膜局部存在非

ＩｇＥ介导的、抗原特异性的变态反应。Ｏｔａ等［２０］研

究发现下鼻甲黏膜组织中尘螨 ｓＩｇＥ水平与其血清
ｓＩｇＥ水平无显著相关性，而鼻腔局部松树花粉 ｓＩｇＥ
水平影响了其血清水平，提示不同变应原在鼻腔局

部及血液中 ＩｇＥ产生的不同。Ｋｉｍ等［２１］研究发现

ＬＡＲ的患者鼻腔ＩＬ１３、ＩＬ５、ＩＬ１０、ＴＧＦβ含量高于
ＡＲ患者，认为局部免疫反应显著可能与系统性反
应缺失有关。丁爽等［２２］研究认为患者血清中抗ＩｇＥ
抗体、ＦｃεＲＩα和抗 ＦｃεＲＩα抗体的存在可能解释了
ＡＲ患者血清 ＩｇＥ不高而过敏症状明显的问题。但
ＬＡＲ患者未出现循环相关变应原证据的原因需进
一步研究。

固有免疫也在鼻变应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上皮细胞及ＩＩ型固有淋巴细胞可产生炎症因子
联结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参与变态反应；神经反

射及神经肽调节肥大细胞脱颗粒参与了 ＡＲ的免疫
性和非免疫性途径。因此除了 ＩｇＥ介导的免疫反
应，上皮细胞及神经反应在ＬＡＲ中发挥的作用也有
待进一步探究。

４　ＬＡＲ的治疗

ＬＡＲ与ＡＲ临床及免疫特点上的相似，理论上

ＬＡＲ患者可受益于同样的治疗策略，包括避免接触
变应原、口服抗组胺药物、鼻内激素治疗及脱敏治疗

（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ＩＴ）。既往由于无法从
ＳＰＴ和血清 ｓＩｇＥ检测获得阳性结果，虽具有类 ＡＲ
病史和症状，多数 ＮＡＲ包括 ＬＡＲ患者只能接受药
物治疗，无法从免疫治疗获益。免疫治疗是目前针

对ＡＲ病因并有可能改变 ＡＲ疾病自然进程的治
疗，ＡＩＴ能够提高患者免疫耐受性，并缓解临床症
状、减少药物使用。Ｒｏｎｄóｎ等的研究结果显示，皮
下免疫治疗对改善ＬＡＲ患者症状，并提升患者血清
变应原ｓＩｇＧ４、减少血清 ｓＩｇＥ来改善鼻变应原耐受
性，有５０％的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ＮＰＴ阴性［２３］。

印志娴等［２４］研究显示，舌下免疫治疗对尘螨过敏的

ＬＡＲ患者有效。Ｂｏｚｅｋ等［２５］研究也表明对于 ＬＡＲ
患者，免疫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除了传统的皮下和舌下途径外，其他途径的免

疫治疗疗效也有待在 ＬＡＲ个体中进行专门验证。
有研究报道在变应性哮喘的小鼠模型中鼻内ＡＩＴ具
有一定疗效［２６］。由于ＬＡＲ定义为鼻腔黏膜的局部
免疫反应，因此进一步研究有可能开发针对ＬＡＲ的
鼻内局部治疗，并期待 ＬＡＲ患者可从中获得与 ＡＲ
不同的受益。

５　ＬＡＲ与其他特异性疾病的关系

对于ＮＡＲ、ＬＡＲ、ＡＲ三者的相互关系及转归还
处在研究阶段。ＮＡＲ与 ＡＲ的疾病进程及转归不
同，尤其在儿童中ＬＡＲ及ＡＲ较ＮＡＲ更不易缓解及
控制。ＬＡＲ的特殊分类也产生了一系列临床相关
疑问，如它是否会发展为ＡＲ或系统性特应性反应。
有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予小鼠鼻内变应原刺激后，小

鼠可逐步出现鼻部症状、局部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和

ＩｇＥ，一段时间持续致敏后才出现血清 ＩｇＥ变
化［２７２８］，提示了从局部到系统的一个连续性变化。

２０１５年，一项回顾性研究对１９例 ＬＡＲ患者进行重
新ＳＰＴ评估，结果显示，在超过７年的进化过程中，
ＬＡＲ向ＡＲ的长期转化率为２１％。但这与当地健
康受试者发展为 ＡＲ的概率相近［２９］。另一项研究

的结果也显示，ＬＡＲ是一种分化良好的疾病，５年后
其向ＡＲ的转化率与健康对照组相似，分别为６．２５％
及５．２％［３０］。２０２０年ＥｇｕｉｌｕｚＧｒａｃｉａ等［３１］的一项研

究表明，ＡＲ与 ＬＡＲ状态可共存于同一患者。该研
究调查了４８例仅对季节变应原 ＳＰＴ阳性但常年有
症状的患者，分别用季节性变应原和常年性变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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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连续鼻变应原 ＮＰＴ，所有患者季节性变应原
ＮＰＴ阳性，但其中８５．４％ 的患者常年性变应原ＮＰＴ
也为阳性且鼻腔灌洗液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增

多，可能提示局部及全身对不同变应原反应不同。

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肺功能和ＮＰＴ等对１４９例
ＬＡＲ患者和１３０例对照组受试者进行了定期评估。
随着时间的推移，ＬＡＲ患者鼻炎持续时间和严重程
度增加，对变应原的耐受程度降低，生活质量下降，

并与结膜炎和哮喘产生关联［３０］。ＬＡＲ患者常见支
气管合并症，２０％～４７％ＬＡＲ患者提示有哮喘典型
症状。此外，对这些患者的长期随访研究表明，在疾

病发展１０年后，下气道症状有所增加，由于喘息和
呼吸困难而需要就医的患者比例显著增加［３２］。上

下气道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否

处于特应性状态 ＩｇＥ都可在哮喘中发挥相关作
用［３３］。非变应性哮喘患者也可出现出 ＩｇＥ的局部
合成，ε重链表达增加，支气管黏膜 ＩｇＥ高亲和力受
体（ＦｃεＲＩ）表达上调。一项研究报道了在非变应性
哮喘患者中，屋尘螨变应原激发后可在患者痰中检

出功能性屋尘螨ｓＩｇＥ［３４］。这些观察结果提示，下气
道存在与ＬＡＲ相似的局部反应。ＬＡＲ患者暴露于
变应原或ＮＡＰＴ期间也可出现眼部症状，如眼痒、流
泪和红眼。结膜上皮拥有大量的免疫细胞，包括肥

大细胞以及Ｔ、Ｂ淋巴细胞，在变应性结膜炎中，组
织驻留 Ｂ细胞会产生 ｓＩｇＥ，使结膜肥大细胞敏
感［３５］，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局部变应性结膜炎的概

念［３６］。

综上所述，局部过敏的理解对鼻炎患者的临床

诊疗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我们不断改进检测手

段，更准确地对患者分类和诊断；另一方面，我们期

望对ＡＲ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有更完整、清晰的认
识。关于疾病的进程和演变推测有 ３种模式：
①ＬＡＲ是经典 ＡＲ发展的第一阶段；则 ＩｇＥ由局部
的鼻相关淋巴组织产生、之后溢出至循环，最终系统

性地产生长寿命浆细胞及血清变应原 ｓＩｇＥ抗体再
作用于局部效应细胞；②ＬＡＲ是一种独特且稳定的
表型，患者一直无全身性特应性表现，ＩｇＥ只产生并
作用于局部，或由于某些自身免疫因素，ＩｇＥ在血清
中无高表达；③完全的ＡＲ，无ＬＡＲ阶段。ＬＡＲ的发
展及与ＡＲ的关联也影响了变应原免疫治疗：ＬＡＲ
早期诊断并进行干预可能影响其向系统性特应性反

应发展；局部及全身针对不同变应原的变态反应的

差异可能影响ＡＩＴ的疗效。ＬＡＲ不但与 ＡＲ、哮喘、
结膜炎关系密切，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真菌性

鼻窦炎患者也存在局部变应性反应，理解上述疾病

的关系更有助于理解变态反应相关疾病的病理免疫

机制及个体、表型差异在疾病中的影响。

总之，阴性的ＳＰＴ和血清ｓＩｇＥ不能排除机体对
环境变应原的鼻部反应，早期诊断、合理治疗及长期

管理对鼻炎的控制至关重要。ＬＡＲ的认识仍在起
步阶段，其发病机制、诊断、治疗、临床转归方面都有

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ｅｎｇＬ，ＣｈｅｎＪ，ＦｕＱ，ｅｔ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ｙ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８，１０（４）：３００－３５３．

［２］　ＲｏｎｄóｎＣ，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ＣａｎｔｏＧ，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ｌｌｅｒｇｏｌ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３６４－３７１．

［３］　ＣａｍｐｏＰ，ＳａｌａｓＭ，ＢｌａｎｃａＬóｐｅｚＮ，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２０１６，３６（２）：３２１－３３２．

［４］　ＲｏｎｄóｎＣ，ＣａｍｐｏＰ，Ｇａｌｉｎｄｏ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２，６７（１０）：

１２８１－１２８８．

［５］　ＳｈｉｎＹＳ，ＪｕｎｇＣＧ，ＰａｒｋＨ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ｔｏ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Ａｌ

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８，１８（１）：１０－１５．

［６］　ＴａｎｔｉｌｉｐｉｋｏｒｎＰ，ＳｉｒｉｂｏｏｎｋｏｏｍＰ，ＳｏｏｋｒｕｎｇＮ，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ｔｏ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ｉｄｅｓ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ｉｎｃｈｒｏ

ｎ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ｋｉｎｐｒｉｃｋｔｅｓｔ［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Ａｌｌｅｒｇｙ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９．

［７］　梁美君，陈冬，林志斌，等．中国华南地区局部变应性鼻炎患者

的临床特征［Ｊ］．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４）：

５８５－５９０．

［８］　ＢｏｚｅｋＡ．ＳｃｉｅｒｓｋｉＷ，ＩｇｎａｓｉａｋＢ，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Ｊ］．Ｒｈ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

５７（３）：２１３－２１８．

［９］　ＭｅｎｇＹ，ＬｏｕＨ，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ｔｕｄｙ［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７４（４）：７２０－７３０．

［１０］ＨｕｇｇｉｎｓＫＧ，ＢｒｏｓｔｏｆｆＪ．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ａｎｔｉｂｏｄ

ｉｅｓ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ｋｉｎｔｅｓｔｓ［Ｊ］．Ｌａｎ

ｃｅｔ，１９７５，２（７９２６）：１４８－１５０．

［１１］ＧｅｌａｒｄｉＭ，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ｉＡＶ，Ｉａｎｎｕｚｚｉ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

ｔｉｓ：ｅｎｔｏｐｙｏｒ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ＷｏｒｌｄＡｌｌｅｒｇｙＯｒｇａｎＪ，

２０１６，９（１）：３９．

［１２］ＣｈａｋｅｒＡＭ，ＺｉｓｓｌｅｒＵＭ，ＷａｇｅｎｍａｎｎＭ，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ａｌ

ｌｅｒｇ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ｍｐ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Ｊ］．ＯＲＬＪ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ＲｅｌａｔＳｐｅｃ，２０１７，７９（１－２）：７２－７７．

［１３］ＣａｍｐｏＰ，ＤｅｌＣａｒｍｅｎＰｌａｚａＳｅｒｏｎＭ，ＥｇｕｉｌｕｚＧｒａｃｉａＩ，ｅｔ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ｔｒａｎａｓ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ｉｄｐｈａｓｅ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ＣＡＰ？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ｎａｓ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ＦｏｒｕｍＡｌｌｅｒｇｙＲｈｉｎｏｌ，２０１８，８（１）：１５－

·７１１·



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 第２７卷　

１９．

［１４］Ｄｕａｒｔｅ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Ｒ，ＯｒｎｅｌａｓＣ，ＳｉｌｖａＳ，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

ｖｉｖｏ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Ｊ］．Ｊ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ｌｌｅｒｇｏｌ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９，２９（１）：４６－４８．

［１５］ＰｈｏｔｈｉｊｉｎｄａｋｕｌＮ，ＣｈｕｓａｋｕｌＳ，ＡｅｕｍｊａｔｕｒａｐａｔＳ，ｅ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ｃｙｔｏｌ

ｏｇｙａｓ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ＡｍＪＲｈｉｎｏｌ

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３３（５）：５４０－５４４．

［１６］ＧóｍｅｚＦ，ＲｏｎｄóｎＣ，ＳａｌａｓＭ，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ｆｏｒ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

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５（２）：１１１－１１６．

［１７］ＬóｐｅｚＳ，ＲｏｎｄóｎＣ，ＴｏｒｒｅｓＭＪ，ｅｔａｌ．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ｎｄｄｕａ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ｎａｓ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ｉｔｈ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ｉｄｅｓ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

［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０，４０（７）：１００７－１０１４．

［１８］ＫｌｅｉｎＪａｎＡ，ＧｏｄｔｈｅｌｐＴ，ｖａｎＴｏｏｒｎｅｎ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ＡＷ，ｅｔａｌ．Ａｌｌｅｒ

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ｉｎｔｈｅ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９７，９９（４）：５１５－５２１．

［１９］ＰｏｗｅＤＧ，ＧｒｏｏｔＫｏｒｍｅｌｉｎｋＴ，ＳｉｓｓｏｎＭ，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ｒｅｅｌｉｇｈｔｃｈａ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ｓ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ｎｄ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０，１２５（１）：

１３９－１４５．

［２０］ＯｔａＹ，ＩｋｅｍｉｙａｇｉＹ，ＳａｔｏＴ，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

ｌｉｎ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ｅｎａｓａｌｍｕｃｏｓ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ｏｌＩｎｔ，２０１６，６５（４）：３９６－３９９．

［２１］ＫｉｍＹＨ，ＰａｒｋＣＳ，ＪａｎｇＴＹ．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Ｊ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

Ｓｕｒｇ，２０１２，４１（１）：５１－５７．

［２２］丁爽，王洪江，尹悦，等．肥大细胞活化分子及其抗体在变应性

鼻炎及鼻息肉的表达及机制探讨［Ｊ］．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杂志，２０１９，３３（１０）：９７５－９７８，９８２．

［２３］ＲｏｎｄóｎＣ，ＣａｍｐｏＰ，ＢｌａｎｃａＬóｐｅｚＮ，ｅｔａｌ．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ｌｌｅｒ

ｇ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ｄ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ａｇｏｉｄｅｓｐｔｅｒｏｎｙｓｓｉｎｕ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３５

（２）：ＡＢ１７１．

［２４］印志娴，米悦，翟翔，等．粉尘螨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在局部变

应性鼻炎治疗中的临床应用［Ｊ］．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

志，２０１９，３３（１）：７５－７９．

［２５］ＢｏｚｅｋＡ，ＫｏｏｄｚｉｅｊｃｚｙｋＫ，ＪａｒｚｂＪ．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ｂｉｒｃｈ

ｐｏｌｌｅｎ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Ａｎｎ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ｓｔｈ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５３－５８．

［２６］ＣｏｒｔｈéｓｙＢ，ＢｉｏｌｅｙＧ．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ｎｔｒａｎａｓａｌｉｎ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ｅｒ

ｇｅｎｌｏａｄｅｄ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

ｉｎｍｉｃｅ［Ｊ］．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４２：４１－５１．

［２７］ＫａｔｏＹ，ＡｋａｓａｋｉＳ，ＭｕｔｏＨａｅｎｕｋｉＹ，ｅｔａｌ．Ｎａｓ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ｒａｇｗｅｅｄｐｏｌｌｅｎｉｎｄｕｃｅｓ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ｌｉｋ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

ｍｉｃｅ［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８）：ｅ１０３５４０

［２８］陈柏文，瞿申红，李敏，等．局部变应性鼻炎小鼠模型的建立

与研究［Ｊ］．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５１（７）：５３３

－５３７．

［２９］ＳｅｎｎｅｋａｍｐＪ，ＪｏｅｓｔＩ，ＦｉｌｉｐｉａｋＰｉｔｔｒｏｆｆＢ，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ｎａ

ｓ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ＩｎｔＡｒｃｈＡｌｌｅｒｇｙ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６６（２）：

１５４－１６０．

［３０］ＲｏｎｄóｎＣ，ＣａｍｐｏＰ，ＺａｍｂｏｎｉｎｏＭＡ，ｅｔａｌ．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ｉｎ

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ｓｈｏｗｓ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ｅｎｔｉｔｙｎｏｔ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ｏｓｙｓ

ｔｅｍｉｃ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４，１３３

（４）：１０２６－１０３１．

［３１］ＥｇｕｉｌｕｚＧｒａｃｉａＩ，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ａＲ，ＴｅｓｔｅｒａＭｏｎｔｅｓＡ，ｅｔ

ａｌ．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ｎａｓ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ｇ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２０，７５

（７）：１６８９－１６９８．

［３２］ＲｏｎｄóｎＣ，ＣａｍｐｏＰ，ＥｇｕｉｌｕｚＧｒａｃｉａＩ，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

ｔｉｓｉｓ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１０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８，７３（２）：４７０－４７８．

［３３］ＲｏｎｄóｎＣ，ＢｏｇａｓＧ，ＢａｒｒｉｏｎｕｅｖｏＥ，ｅｔａｌ．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ａｉｒｗａ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１７，７２（１）：２４－３４．

［３４］ＭｏｕｔｈｕｙＪ，ＤｅｔｒｙＢ，Ｓｏｈｙ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ｓｐｕｔｕｍｏｆ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Ｊ］．

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１１，１８４（２）：２０６－２１４．

［３５］ＬｅｏｎａｒｄｉＡ．Ａｌｌｅｒｇｙ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ｅａｒｓ［Ｊ］．ＥｘｐＥｙｅ

Ｒｅｓ，２０１３，１１７（１２）：１０６－１１７．

［３６］ＹａｍａｎａＹ，ＦｕｋｕｄａＫ，ＫｏＲ，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

ａ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Ｊ］．Ｉｎｔ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１９，

３９（１１）：２５３９－２５４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１）

本文引用格式：葛欣宜，张迎宏，刘俊秀，等．局部变应性鼻炎的研

究进展［Ｊ］．中国耳鼻咽喉颅底外科杂志，２０２１，２７（１）：１１４－１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０７

Ｃｉｔ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ＧＥＸｉｎｙｉ，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ｘｉｕ，ｅ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ｌｏｃａｌ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ＣｈｉｎＪＯｔｏｒｈｉｎ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

ＳｋｕｌｌＢａｓｅＳｕｒｇ，２０２１，２７（１）：１１４－１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９８／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１５２０．２０２１２０２０７

·８１１·




